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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古永继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滇、黔两地，自古以来即渊源深厚，各方面关系密切。清乾隆间，福建人谢圣纶根据两省史志及本人见闻

所辑《滇黔志略》，成为现存中国古代方志中仅见而级别最高的“合志”。该书以不太大的篇幅，从社会和自然方

面清晰而有条理地将滇、黔两省远古至清初的大事浓缩其中，堪称一部综合性的滇、黔古代简志，为人们了解两

省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极大方便。本文对其加以介绍和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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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两地，位居祖国西南高原。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到《汉书》、《后汉书》、

《华阳国志》等史籍记载中，均可看出同属西南夷的滇、黔地区，自古以来即渊源深厚，风气相

通、地域相连，在地理、民族上浑然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关系密切。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成为全国十三大行政区之一，正式确立了作为一个省的独立地位，

从而在社会发展史上翻开了自己新的一页。但后来人们在对滇、黔两地古代历史的追溯上，二者

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 

中国古代的地方志中，有一种合两地为一书的合志，如清代江苏昆山、新阳的《昆新合志》，

四川叙永、永宁的《叙永厅永宁县合志》等，显示了行政区划不同的两个地区在地域、风土或史

事上具有某种难以分割的联系。此类合志一般涉及地区层次较低，因而有“郡县志”之称。滇、

黔两地的密切关系，在志书上也有所反映。清乾隆时，即有谢圣纶所辑而记载滇、黔两省社会和

自然状况的志书——《滇黔志略》，成为同一书中涉及不同省份而级别最高的“合志”，为现存中

国古代方志中为所仅见。
①
近年来，滇、黔两地的旧志多有整理出版，但《滇黔志略》却“长在

深闺人未识”，尚未被人们充分了解、熟悉和利用，兹对其加以介绍和简析。 

一 

谢圣纶，字研溪，福建建宁人。生卒年不详。从其生平活动推知，大致生于康熙末，卒于乾

隆中后期。曾中乾隆六年（1741 年）顺天乡试举人。由教习任上，选授贵州天柱知县。在天柱五

年，调移云南。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起，莅滇九载，历任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知县、

代理宾川州知州、丽江府通州判主政维西，其间又代理贵州柳霁县知县等。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因祖父去世，辞官归乡，再未复出。为宦近二十年，大部时间任职滇、黔，对改变当地落后

面貌、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道光《云南通志稿》、道光《福建通志》、民国《福建通志》

均记录有关史迹，将其收入“循吏传”。 

史载他在天柱时，“天柱与楚接壤，又与苗夷邻，楚民诈，苗民悍，讼狱钩结不可解。圣纶约

法严明，民夷帖然。苗俗，不知著袴，兄弟同室。圣纶约乡老晓喻，逾年俗大变。”
(1)[卷 36]

谢圣纶

                                                        
①
其他尚有东北地区分别于 1915 年、1924 年出版的徐曦纂《东三省纪略》、白眉初纂《满洲三省志》，但已属不同

的历史时期。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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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县令执掌一方，即显示了他杰出的政治才华和行事风格，果敢有为而又善于协调，对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能给以正确处理和化解，并通过沟通民情、以理开导，在不长

时期内即使当地民族中的落后习俗发生变化。任云南县知县，当地“有大猾伍姓，与土豪结党，

吏莫能捕，闻圣纶至，惧曰：‘谢使君至，吾罪莫能逭矣。’遂悉散其党与，自首悔罪。圣纶宥其

旧恶，命之巡盐以自赎”。谢圣纶在黔东天柱的治绩使其名声远播，刚履职滇西，即使逞凶豪强闻

风丧胆，爆出当地一大新闻。后来任通判治维西时，“有土官桑乌佳，暴虐乱法，圣纶按法惩之，

夷民悉安”。表明谢氏在打击不法之徒、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上，刚直不阿，无私无畏，

尽职尽责，但在具体处理之中又变通灵活，不失人性。 

谢圣纶的治政特点，同时还体现出他重视民间疾苦、颇具人文关怀的一面。云南县旧有习俗，

当地县学诸生有欠粮不交者，往往被官府“梏其手，系学舍”。他到任后十分愤慨：“士可辱耶？

手与项何异？”下令禁止此种羞辱士子行为。一时生员感激，“争输纳，无负者”，再无逋欠产生。

当地粮田常为湖水泛滥所淹，无法耕种，导致农民“粮欠积累，名曰债海”。圣纶亲往实地勘察了

解，带头捐献俸禄，组织疏浚治理，“四千余亩悉为腴田，民受其利”；并禁止云南县恢复开采旧

有金矿，以防官府以后借此扩大需索增加百姓负担等。贵州柳霁于雍正十年始建县，地处偏僻，

多民族聚居，人口稀少，经济基础落后，但官府送往迎来多役使百姓，百姓苦极，至有役重不堪

而“号泣于路”者。谢圣纶代理知县期间，请于上司，将其作为弊政革除，百姓得以苏息。维西

辖地接邻西藏、四川，民族关系复杂，历来官员巡视多接受地方馈赠，渐而沿成惯例。圣纶为通

判巡边，却拒绝衙门掾佐之请，不肯受礼，以实际行动昭示了自己的清廉节操和高尚人格。他在

天柱县、云南县还先后有捐建和兴建义学、制定规章、督课诸生之举，为发展教育、培养当地人

才作出了贡献。 

谢圣纶一生的黄金时期基本在西南度过，滇、黔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国家当重熙累洽之会，

极徼荒翳之乡、椎髻凿齿之民，胥已涵濡圣化，以归于风淳俗厚、力田安业，而鲜斗狠嚣凌、争

竞告讦之习”。
(1)[卷 36]

两地在其眼中变化巨大，从“极徼荒翳”到“涵濡圣化”，由愚昧开化为文明，

这其中不乏自己付出的一份汗水、努力和艰辛。而他对滇、黔两地的特殊感情和关注，并不仅仅

局限于其对辖区的尽职尽责和有效治理。自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以后，再无人从历史的角度，

将滇、黔视为一个整体对其加以记述。“凡名贤宦游是邦者，往往根据见闻，详登卷帙，然边地荒

远，不久旋归散佚；又宦游无定踪，故前贤记载滇、黔，从无合编。”故他有感于长期以来西南此

类相关文献的缺失，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当地、为后人留下一笔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到天柱

不久他即留心此事，“所至之处，得于簿书，余闲从容搜择，悉其见闻，合纂成编，以备西南夷之

文献，以征我国家天威遐畅，一道德、同风俗之隆”。十余年间，利用公余闲暇搜集资料，考订纂

辑。在云南县时先撰有《勤学录》并增修《云南县志》，继而在“采于志乘者什之三，采于史子集

者什之七”，“始于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 年），迄辛巳（二十六年，1761 年）”的基础上完成《滇

黔志略》初稿，辞官回乡期间“复详加校正”，最后成书。 

二 

《滇黔志略》，全书 30卷，约 33万字，问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前 16卷为《滇志》，

后 14卷为《黔志》，各自为篇。书首有乾隆癸未（1763 年）秋仲李俊序，序中言谢氏“前后官滇、

黔，足迹之所游涉，耳目之所闻见，风土之所流传，随时札记，遂成《滇黔志略》一书”；认为该

书在沿革的考订旁稽、人物的阐幽搜访、山川的甄综标举、物产的掇拾参证、歌诗的因物即事等

方面，分别兼采了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晋皇甫士安《高士传》、晋王子年《名山拾遗记》、

唐段公路《北户录》、明高青邱《姑苏杂咏》等众书之美，而与明末清初顾祖禹的《方舆纪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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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则各据其胜，不得轩彼而轻此也”，对该书的特点和成就进行了精要分析和点评。其次为谢

圣纶所作凡例，从体例方面概述了该书在类目的安排、材料的取舍上与一般省志存在的异同及其

原因。再次分列有全书的总目和各卷细目：总目中上半部为云南、贵州各卷标题，云南部分为卷

一《沿革建置附》、卷二《山》、卷三《水》、卷四《气候》、卷五《名宦使命武功附》、卷六《学校

选举附》、卷七《风俗》、卷八《人物》、卷九《列女》、卷十《物产》、卷十一《古迹》、卷十二《流

寓》、卷十三《轶事》、卷十四《土司外徼附》、卷十五《种人》、卷十六《杂记》，贵州部分则“气

候”附于《水》后，《土司》卷中无“外徼”，《种人》改为《苗蛮》，其余相同，因而总体上比云

南少一卷；卷目后为谢氏于癸未年中冬所作“再识”，交待了该书的撰辑宗旨及有关概况。总目下

半部为各卷细目，结合正文内容详列了书中所叙人物、事件等各有关史实标题名称，为读者查阅

提供了便利。 

中国的方志流派中有尚繁派与尚简派之说，《滇黔志略》的书名，即明白昭示了自己属于尚简

派之列。书中 30余万字分两大部分：一为辑录有关两省史籍或旧志中的内容，每条注明出处，约

20万字，构成了全书的基本框架；二为间以“圣纶按”形式出现的按语，约 13万字，占总量三分

之一强，为对正文的说明、补充、考释和评析。书中记事，云南部分始于上古传说中的炎帝神农

氏，迄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吴三桂叛乱平定、其孙吴世璠伏诛；贵州部分始于上古尧、

舜，迄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开辟苗疆后的建置裁设。书中的类目编次和内容安排遵循通志

体例要求，在煌煌巨著之中凸显其小巧玲珑之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综观《滇黔志略》全书，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浓缩清初以前滇、黔史志精华，使其成为了一部便于人们阅读的跨省简志。 

滇、黔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教晚开，历来被视为偏僻蛮荒之地，但在方志的

发展上并不落后，特别是云南，从唐代起省志编修即领先于内地大部地区，而贵州自明初单独建

省后也大步跟上。现存省志，云南有唐代樊绰的《蛮书》（《云南志》），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

明代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万历《滇略》、天启《滇志》5

种，清代的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道光《云南通志稿》、光绪《云南通志》、光绪

《续云南通志稿》5种，贵州有明代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

万历《黔记》4种，清代的三种康熙《贵州通志》及乾隆《贵州通志》、乾隆《贵州志稿》5种等。

这些志书大都卷帙浩繁，明清通志更是规模庞大，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字，如在《滇黔志略》前

成书的天启《滇志》约 120 万字、万历《黔记》与雍正《云南通志》均约 100 万字、乾隆《贵州

通志》70 万字等，而记载了两省内容的《滇黔志略》则仅 30 余万字，似小儿科一个，唯有约 15

万字的万历《滇略》与其类似。 

书中各卷材料的取舍经过了谢氏认真的挑选，体现了整体内容简要适当、浓缩诸志精华的特

点。如山、水部分，两省各自按府排列，云南部分在卷二“大理府属”中收录了点苍山、玉案山、

石门山、九峰山、佛光山、鸟吊山、罢谷山、鸡足山、四观峰、花石山、华首山、谪星石、青华

洞、华藏洞，“永昌府属”中收录了哀牢山、九隆山、博南山、高黎山，卷三“云南府属”中收录

了昆明池、盘龙江、杨林海子、圣水三潮、温泉、石淙，“永昌府属”中收录了澜沧江、潞江、大

盈江；贵州部分在卷十八“平越府属”中收录了福泉山、叠翠山、他山、崆峒山、牛塘山、朝阳

山、玛瑙山、云岩、犀牛洞、慈云洞、双箭峰、惊蛰鱼石，卷十九“贵阳府属”中收录了贯城河、

南明河、富水、清水河、墨特川、乌江、圣泉、玉泉、紫池、十万溪；等等。比起“尚繁派”中

其他通志，该书对两省山水的记载虽简略得多，但主要的高山大川已收录在内；其他卷中有关人

物、风俗、物产、古迹、民族等的记载，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读者观阅此书，不需花太大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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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了解清初以前滇、黔历史各方面的概况。这对于欲从“历史原生态”角度了解滇、黔社会和

自然状况而又艰于卒读巨著者，无疑提供了一部较为理想的简要通志读本。 

其次，保存了大量清初以前滇、黔两地今已无存或难以寻找的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 

清初以前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滇、黔两地原成书众多，而流传至今者甚少。如方志类，据

不完全统计，仅明代云南即修有 113 种（其中省志类 9种、府志 34种、州志 40种、县志 18种、

司甸志 12 种），但今所能见到者仅 10 种；贵州修有 89 种（其中省志类 11 种、府志 30 种、州志

16种、县志 9种、卫司志 23种），现存 9种。
(3)
前文所引谢氏曾言，《滇黔志略》内容“采于志乘

者什之三，采于史子集者什之七”，而据初步查阅其采引状况，云南部分引用史志著作 80 余种、

文 10余篇，贵州部分引用史志著作 70余种、文 60余篇，其中包括从《史记》到《明史》的部分

正史、涉及滇黔两地的各类方志、野史、笔记、游记、碑文等。这些资料，有的今已无存，如方

志中云南的《金齿军民司志》、《姚安军民府志》、《丽江志》、《江川县志》、《石屏州名胜志》，贵州

的《贵阳府志》、《安顺府志》、《都匀府志》、《平越府志》、《黎平府志》、《普安府志》、《黄平志》、

《镇宁州志》、《贵定县志》、《清平县志》、《印江县志》、《婺川县志》、《遵义县志》、《施秉县志》、

《桐梓县志》、《清镇县志》、《安平县志》等，均问世于乾隆以前的明代及清初，
(4)
如今成为只闻其

名而不见其物的稀见书目；有的虽存留至今，但却数量稀少或内容零落分散在不同史籍之中难以

寻觅，如《峒溪纤志》、《事物纪原》、《智囊补》、《泳化续编》、《泳化类编》、《盐法考略》等。《滇

黔志略》对诸书的辑录引用，无意中为后人保存下了大量的可贵资料。 

该书中对前人资料的辑录，并非原文照搬照抄，而是有删有节。如卷一《云南·沿革》引《大

理志》（经查为康熙黄元治等修《大理府志》）所载唐代南诏各王状况时，对原书中的“改元××”

及“伪谥××”之类一律不用；所录文句顺序与原书也不完全一致，时有调前或移后者，但并不

影响文意，包括对正史诸书资料的引录也是如此。这表明谢氏在资料的选择上根据需要灵活掌握，

并不死搬硬套。 

第三，以按语形式作说明、补充、考释和评析，并指出有关史实记载中的若干问题和错误。 

该书以条目记事，每隔数条即以“圣纶按”的形式对其史载进行说明、补充、考释或评析。在

全书 33万字中，按语约13万字 ，共 388 条，平均每卷近 13条。按语中各条字数悬殊，最短者卷

一中首条为说明型按语仅 12字，最长者卷二十一中“阳明书院”条后为补充与评析结合型，达 1900

余字。诸多按语，性质各异，作用不一，为人们正确理解书中内容和扩大视野提供了帮助。其按语

类型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1、史料阐释和现状说明。如卷一《云南·沿革》载唐贞元时南诏异牟寻与唐将韦皋联合大

破吐蕃，“吐蕃惧，退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马多死。吐蕃退屯三泸水，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击

败之。”下文“圣纶按”即曰：“铁桥，在金沙江南崖，怪石嶙峋，绕一径如羊肠，折数百步，俯

瞰一小河，崖势险峻，仅通一骑。今易以木桥，结构颇巧。余任维西时，出入所必经，其地安弁

兵数十，曰铁桥汛。所谓毒其水，当在小河之上流；其三泸水，当在巨津州。《大理志》云：‘铁

桥，在丽江巨津州，隋开皇年铸。’按巨津距铁桥尚六十余里，今州废，土人呼巨津曰巨甸。” 

2、谢氏任职滇、黔时的见闻评析及诗文记载。如卷二十一《贵州·学校》在引录《通志》及

贵州巡抚张广泗《请建苗疆义学疏》中数条后“按”曰：“我朝声教四讫，文德覃被，以故前后抚

驭黔疆者，胥得奏请建学设教，以维风化。自新疆既辟以后，上下游苗人子弟，均随地分设义学以

广训迪，盖已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立之教矣。余仰体宪仁，莅柱邑时，曾捐建义学一区，立

条约二十余则，暇则亲诣训课，并捐置学田以资膏火，阅数载而人士奋兴，遂亦著有微效。”并在

按语末增附了自己所作《兴贤书院记》、《自亲图说》及“示义学诸生”诗二首等约 14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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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史料补充和史事辨析。如卷五《云南·名宦》“樊莹”条源于《广舆记》，载都御史樊

莹巡视云贵，“单车屏从，躬访利弊，虽岩阻瘴疠，亦所弗惮。劾镇守官罪状，黜不职吏数百人，

威惠大行”。其下按语曰：“《明史》云：‘樊莹，字廷璧，常山人。天顺末进士，累迁至刑部右侍郎。

弘治十六年，云南景东卫昼晦七日，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数发，贵州亦多灾异。命莹巡视，至

则劾镇巡官罪，黜文武不职者千七百人。廉知景东之变乃指挥吴勇侵官帑图脱罪，因云雾晦暝，虚

张其事，劾罪之。’按此，则景东之变乃其虚张，即使果实要，岂尽边地官员之罪？乃奏黜文武不

职者，何至有千七百人之多？国朝滇黔文职，大小总不过七百余员。明代设官约略相等，史多浮夸

失实。所谓‘尽信不如无’，即此已可概见也。”弘治间刑部侍郎樊莹在云贵受灾后奉命巡视并罢黜

当地大批官员，为明代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史志多有记载，但各书详略不一且罢黜官员数字有异，
①
而影响最大者为《明史》“千七百人”之说。谢氏通过按语引《明史》记载对事件始末作了补充，

但明确指出其罢官“千七百人”的说法“浮夸失实”，不足为信。 

4、纠正不实记载和传闻。如在卷十《云南·物产》“蔓菁”条按语中引清人陈鼎《滇黔纪游》

云：“滇中番瓜如斛大，重至数百斤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为舟航；梨至有七

斤重者”。在明清时有关西南地区的史籍中，类似的稀奇古怪记载甚多，让人真假难辨。谢氏对此

不随便轻信，而是根据自己的亲履所见加以判断订正：“余在滇岁久，并无瓜茄瓠梨有如许之重且

大者。”并接着指出了某些相关的传闻之误：“维西同城魏协镇曾语余，武定佛手长大如东瓜，蒙化

香丸重四十余斤。云邑与蒙郡接壤，余宰云邑时，因公曾至其地，所见与寻常等，并无重至一二斤

者。然则传闻讹谬，物非目击，要未可遽形诸纪载也。”  

三 

在中国方志的流派中，除尚繁派与尚简派之外，还有历史派和地理派之分。清代的地理派与“考

据学派”关系密切，重视地理沿革及其考证，史事简略，重于旧材，轻于现实；类目则以前人拟著

为依据，重视资料的来源和体例的根据，内容以他人资料排比组成，注明出处，似资料汇编。重视

旧材、保存史料、资料来源清晰为地理派的最大长处，而囿于陈规、轻视现实、缺乏作者观点则为

其最大之短。《滇黔志略》基本内容采自前书、各条注明出处，无疑属地理派之作，但其众多的按

语却又与一般地理派不同，也为历代方志所罕见。这些按语构成了全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该

书形成了与他志不同的重要特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理派志书缺乏现实反映的不足。书首李

俊序中称该书兼采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众书之美，确非虚妄之称。特别是谢氏不迷信书本、

不盲从前人而求真唯实的科学态度，使其在资料的取舍上尽可能择其精华，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垃

圾史料的搀杂阑入，这对人们了解史实真相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整体价值和学

术品位。 

但该书在若干地方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如从目录和内容来看，该书的编次安排完全遵循了通志

体例的要求，但却缺少田赋、经费、职官、兵防几项。尽管谢氏已在“凡例”中对此作了说明，认

为：“朝廷自有定制，各郡邑并有全书。是编就滇黔与他省迥异者详加搜择，其间多异见异闻，颇

足新耳目而备掌故。故田赋、经费等类，俱略而弗录。”而从系统、完整的通史角度来看，这却不

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另外，该书在资料的来源注明上存在一个很大毛病，即对引录史籍的相关情况

毫无交待，所涉各书除书名之外，其时代、作者既未在凡例、也未在正文辑录中加以说明。如在云

南、贵州各分条史料末尾频繁注名出现的《通志》，即让人搞不清具体指的是哪一本书，因在《滇

黔志略》成书之前，已有多本明清《云南通志》及《贵州通志》存在，而谢氏对史料采取的又为非

                                                        
①天启《滇志》卷 1《总部沿革·大事考》为“罢黜者千余员”，万历《黔记》卷 36《宦贤列传》为 “罢黜贵州一

省参政等官三百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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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照抄的灵活用法，这就给人们查寻资料出处和核对原书原文带来了极大困难和不便。 

《滇黔志略》一书问世以来，滇、黔两地都将其列为各自省志。同清代其他省志动辄上百万字

相比，该书显得内容单薄，史料价值似乎有限，特别是该书长期中流传稀少，现仅北京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乾隆刻本，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有传抄本，贵州省图

书馆有油印本等，客观上给人们的了解和使用造成了困难，从而导致该书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利用率极低。其实，篇幅较小恰成为其优势之一。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时间日益紧张的当今社会，

为人们提供一部记载滇、黔古代历史发展的简要通志读物，该书十分合适；特别是由于该书所具特

点，在我们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今天，该书在对人们进行有关滇、黔地县

考证沿革、编写方志、开发旅游资源及帮助学者和领导干部了解省情县情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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